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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回  雲來姐　巧破梅花陣

　　五遁奇門述，株株見□□。　　步罡被錦傘，咤叱起□□。
　　逐崇宗丹□，傳刀有□□。
　　只今揮指輩，誰復是陰謀。

　　凡人禍福死生，都有個一定之數，那一個能挽回得來？就是那至聖如孔子，也免不得陳蔡之厄；大賢若顏子，也免不得三十之

夭。然古今來亦自有法家術士，憑著自己手段，豈無轉禍為福，起死回生的時節？究竟能轉移得來，這就是個數。我看世界上人，

只隨自己的性兒，怪著這個人，便千方百計去陷害他，加之以禍，置之以死。除非那個人該當要死，該當有禍，才湊著你的機關；

不然你去算計人，人也會來算計你。縱使這個人被你算計倒了，或是自己限於勢力不能還報，或一時躲過了，卻不知那個青天湛

湛，最肯為人抱負不平，斷斷不容你躲過。這卻不是使心用心，反累其身麼！

　　話說近年間，山東東昌府有一個員外，姓富名潤。單生一女，生下之時，只見仙樂繞繞，異香襲人，滿室中都是彩雲圍結，以

此名喚雲來。年長到十五歲，丰姿清秀，體態妖嬌；更兼聰明慧巧，好看異書，凡天文地理，陰陽卦命，無所不通。以此為人占卜

禍福，課算生死，應驗如神。凡有人來求他的，只是不肯輕試。然又心腸極慈，但遇那貧窮孤苦之人，又肯極力為他出步酣力。

　　忽一日，緊間壁一個媽媽姓段，那段媽媽六十於歲，並世守寡，望靠著一個兒子，叫做段昌。段昌出外生理，日久不回，媽媽

終日想望，杳無音信。心下記念不過，走到間壁，去求雲來姐占卜，雲來姐再三不肯。

　　十里之外，有個專門課卜的，叫做石道明。那石道明課卜，凡人死生禍福，絲毫不差。每課足足要一錢銀子，若一課不准，情

願出銀一兩，反輸與那個人，所以遠近的人，紛紛簇簇，都來向他買課。然買課的人極多，略去遲些，便輪他不著。那段媽媽起了

一個五更，走到石家門口，卻又有數十人等著他，那裡輪得著媽媽？媽媽等到晚，只得回來，次日五更又早去，又輪不著。一連七

八日，再不能輪著媽媽，憂悶之極，索性起了個半夜，到他門首坐著，等他開門。因想念兒子，便苦苦咽咽，哭將起來。道明聽見

門外有人哭響，便起來開門，叫媽媽進來，問他緣故，媽媽告訴了一番。將那課筒兒搦了，禱告天地已畢，道明占下一卦，便叫

道：「阿或！阿呀！此卦大凶！你兒子命斷祿絕，應在今夜三更時分，合當在碎磚石下壓死。」媽媽聽說，慌忙還了卦錢，一路哭

到家裡，且是極其哀切。正是：

　　世上萬般哀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

　　那雲來姐在間壁，聽得哭聲甚是悽慘，便去問媽媽道：「你每日歡歡喜喜，今日何故哭得這樣苦切？」媽媽曉得雲來肚腸極

熱，且又精於課數，便道：「我守寡半世，單單靠著這個兒子，今命在旦夕了！」又大哭起來，雲來道：「你怎麼便知他要死？」

媽媽把石道明的話說了一遍。雲來道：「難道石先生這樣靈驗？將你兒子八字念來，我替他課算一命看。」媽媽便將八字說與雲

來，雲來將手來輪著，又排一卦，仔細詳斷。呆了半響，便把頭來搖道：「石先生真是神仙，果然名下無虛。你的兒子果是今夜三

更，要死在碎磚石下。」媽媽聽了大哭，昏僕在地。這些鄰舍們走來看，也有眼淚出的，也有替他叫苦的，也有拿薑湯來救他的，

團團簇簇，計較真是沒法。

　　只見雲來微微的冷笑道：「還不妨，有救哩！這些鄰舍們見說有救，便都向雲來齊齊施出禮，求道：「雲小姐，沒奈何，看這

媽媽可憐得緊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便看我眾人面上，救他一救。」雲來道：「救到救了，只是石先生得知，要怪我哩！」

那媽媽時想道：「這個女子，卻又說天話了，難道石先生不准了不成？」然又心下放不過，或者他有些法兒，能救得也不可知。便

向著雲來拜了兩拜道：「姐姐，若能救得我兒子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長爹娘。」雲來道：「你若依我吩咐，包管你兒子不死。」媽

媽大喜道：「但憑吩咐，敢不遵依。」雲來道：「如此如此，你可速速備辦。」那媽媽連忙應允，一一備下。

　　只見三更時分，雲來到他家，貼起一位星官馬，點起兩支大燭，一盞油燈，一碗清水，一個雞子，擺在中堂。又對媽媽說：

「你可剪下一縷頭髮來。」媽媽只得應允，剪下遞與雲來。雲來將頭髮縛在木杓上，左手拿了木構，右手搦了真訣，口內唸唸有

詞，到門首把大門連敲三下，叫媽媽高叫三聲，道：「段昌！段昌！段昌！」已畢，雲來自回家去。看他應驗何如？正是：

　　青龍共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　　且說段昌出外長久，想念家裡，心忙繚亂，徑奔回家。飢餐渴飲，一路辛苦，不在話下。因趕路程，不覺晚了。只見：

　　金烏漸漸墜西山，玉兔看看上碧欄。

　　深院佳人頻報導，月移花影到欄杆。

　　天色已晚。怎見昨那晚景天氣？有只詞兒，單道晚景，詞名《滿庭芳》：

　　山抹微雲，天連衰草，畫角聲斷樵門。暫停徵棹，聊共飲芳樽。多年蓬萊舊事，空回首，煙靄紛紛。斜陽外，寒鴉數點，流水

繞孤村。　　斷銷魂。當此際，香囊暗解，行李輕分。謾贏得、秦樓薄倖名存。此地何時見也。襟袖上、空染啼痕。傷情處，高城

望斷，燈火黃昏。

　　段昌見色天晚了，入城還有四十里路，如何走得及？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怎生是好？正憂慮間，忽然飛沙走石，狂風猛雨，

滿身透濕，慌忙走入一個破窯內躲避。那雨果是來得猛烈，段昌見雨大，又睡不著，做得一首詞兒消遣，名《滿江紅》：

　　窯裡無眠，孤棲靜，瀟瀟雨意。南樓近，更移三鼓，漏傳好永。點點不離楊柳外，聲聲只在芭蕉裡。也不管，滴破故鄉心，愁

人耳。　　無似有，游絲細，聚復散，真珠碎。天應吩咐與，別離滋味。破我一窯蝴蝶夢，輸他雙枕鴛鴦睡。向此際，別有好思

量，人千里。

　　詞畢，已是三更時分，正要合眼，夢裡神思不安，忽聽得外面三聲響亮，高叫道：「段昌！段昌！段昌！」卻似我母親聲音，

如何到了這裡？慌忙出來看時，四下裡又不見些影兒。正要復入窯中蹲作片時，只見一聲響，原來破窯被雨淋倒了，幾幾乎壓死。

段昌連忙住了腳，唬得魂不附體，叫了幾聲觀世音菩薩，道：「我段昌這時節，想是災星過限，要略遲一會，豈不死在窯中？我家

老母不得見面，這骨頭也沒處來尋，好不苦也！虧了神明保佑，還有救星，明日回家，大大了個願心。古人說得好：『大限不死，

必有後祿。』我段昌後來，畢竟還有好哩！」十分歡喜，到那碎磚內，尋撥行李，挨到天明，入城到家，見了母親。

　　那母親見了兒子回來，喜出望外，心裡想道：「這雲來姐果然有些意思。」連忙抱住兒子，哭了幾聲，道：「我的兒，你緣何

得早回來？我昨日到石先生家買卦，說昨夜你三更時分，該死在碎磚內，因此回家大哭，昏倒在地，虧了鄰捨家，都來救醒。你如

何今日得好好的回家？這石先生的課，卻卜不著了。」段昌道：「不要說起，說也奇怪。孩兒因趕路辛苦，天晚不及入城，且又大

雨狂風，無處存身，只得躲入一個破窯內去。將近三更時分，夢寐中只聽得母親在外叫我名字三聲，慌忙走出來看，四下裡尋，又

不見母親。正待要復入窯中，只聽得應天一聲響，破窯被雨衝倒，幾乎壓死在窯裡。這卻不是石先生課卜得著了？只是說我該死，

我卻沒死，這又卜不著了。我聞他一課不准，輸銀一兩。母親可去問他討這一兩銀子，完了願心，謝這神明。」媽媽道：「石先生

算不著，不必說起，卻又有一個卜得著的，這個人卻是你的大恩人，你可速速拜謝他。」段昌道：「卻是那個？」媽媽道：「是間

壁雲來姐。」段昌道：「他是個香閨弱質，卻如何有這靈應？卻是怎麼樣救我的？」媽媽將夜來演鎮之法，一一說與段昌知道。段

昌即忙走到富家，向雲來姐深深的拜了四拜，一面叫了一班戲子，擺起神馬，備下牲醴，又盛設一席，請雲來上坐看戲。

　　戲完，到了次早，媽媽道：「我同你到石先生家，討這一兩銀子，看他怎麼樣說。」於是母子同往石家討銀。石先生見了媽媽

娘兒兩個，默默無言，滿面羞慚，只得輸銀一兩，付與媽媽去了。心中暗想道：「我石道明從不曾有不准的課，這課卻如何不准



了？好生古怪，必有原故。」私下叫兒子石崇吩咐道：「你可悄悄到富家門首打探，看段昌卻如何得救。」石崇果然到段家相近，

只聽得這些鄰舍，飛飛揚揚，傳說段昌夜間之事：石先生起課不靈，卻虧了富家雲來姐這般演鎮，得有救星。那石崇回去，一五一

十告訴了石先生。石先生道：「道丫頭這般可惡，我石道明怎麼肯輸這口氣與他！」眉頭一展，計上心來，道：「我有處，我有

處！」

　　卻說那富家村有個鄧尚書的墳墓，墓旁有個大石人，離雲來家裡只有一里路。到了三更時分，石先生到鄧尚書墳裡，朝著石人

左手搦訣，右手仗劍，把一道符貼在石人身上。口內念有詞，道聲：「疾！」那大石人卻也作怪得緊，徑往空中飛了去。道明暗

喜，說：「這番這丫頭要死也。」那料雲來日間演下一數，早曉得自家該於三更時分，有大石人壓在身上。於是畫起一道符，貼在

臥房門上，房內點了盞燈，對燈坐著不睡。到了三更時分，果然一陣鬼頭風，從西南上來，卻有一塊大石應天一響，把房門一撞，

恰好撞著那符兒，大石人跌倒在地。雲來開門看時，笑道：「原來果如我所料，這石先生卻要拿石人壓我身，害我性命，心腸太

毒。我卻不下這樣毒手，只略略用個法兒，小耍他一場。」於是又畫了一符，左手捻訣，右手持一碗法水，把符貼在石人身上，口

中唸唸有詞，噴了一口法水，道聲：「疾！」那大石人又飛也相似從空而去，即好端端正正當對著石先生牆門立住。石先生那裡料

他有這手段！到了天明，正要叫兒子去富家門首，打聽雲來消息，開門一看，只見一個大石人，當門而立。吃了一驚，連忙叫石先

生來看，也吃一驚，道：「這丫頭倒有這手段！」卻說那石家牆門甚小，那大石人當門塞住，只好側著身子出來進去，好生苦楚。

那些買卦的人，約有百人要進門，卻又進不得，只得又號召許多鄰舍，死命合力去抬，那石人動也不動；石先生無計可施，又用下

百般法術遣他，只是一些不動。約有一月，這些買卦的人，因進出不便，多有回去，卻又一傳三，要來買卦的，都不來了。

　　石先生見沒了生意，石人當門，進出又難，又百法遣他不去，心上尤悶之極。無可奈何，只得備了些禮物，親自到富家拜求。

雲來只是不理他，只得到間壁去見段媽媽，千求萬告，要媽媽去討個分上。媽媽因石先生為著自己兒子，所以起這禍端，只得到雲

來姐房內，婉轉代求。雲來道：「我並不收他些毫禮物，只要他跪在我大門首，等我與他一個符兒去。」媽媽傳言與石先生，石先

生只得雙膝跪在門首。約有兩個時辰，只見媽媽傳出小小一張符兒，遞與石先生。石先生將符看時，稱贊道：「我石道明那一個法

個不曉得，只這符兒卻從來不曾見。」歡天喜地，走到門首，將符貼在大石人身上。那石人好生作怪，侯爾從空飛去，仍落在鄧尚

書墓前不題。

　　卻說那石先生只是心中憤憤不快，恨著雲來，又沒個法兒去報復他。悶悶之間，戲筆題道：

　　閒似江淹去筆□，愁如宋玉悲秋。
　　子瞻不幸貶黃州，寡婦孤兒獨守。

　　正在昏悶之間，卻有個相厚朋友，姓烏名有，攜了些酒食來與石先生解悶。兩人對酌，說了些閒話，未免說到家常事來。那烏

有道：「我今星辰不好，整整的病了半年，這惡星辰不知幾時得出？」石先生道：「不難，你明早可來，我與你將八字排看，便知

明白。」那烏有喏喏而去。

　　次早，烏有先到來，將八字與石先生排看，又占下一卦。石先生連聲叫道：「阿呀，阿呀！不好，不好！可憐你年五十歲，卻

該本月十五日子時暴疾而死。」烏有慌著問道：「還有救麼？」石先生又仔細看道：「斷沒有救。奈何，奈何！」歎息道：「我與

你相好一生，天以為贈，送你白銀二兩，可去買些酒食，快活吃了，待死而已。死後衣裳棺木，俱是我買。」烏有收了銀子，大哭

出門，有詞《江城子》云：

　　西城楊柳弄春柔。動離憂，淚難收。猶記多情，曾為係歸舟。碧野朱橋當日事，人不見，水空流。　　韶華不為少年留。恨悠

悠，幾時休。飛絮落花時候了，一登樓。便做春江都是淚，流不盡，許多愁。

　　烏有大哭歸，將銀子買了些酒食，與妻子吃了分別。妻子道：「石先生也有算不著的時候。」因把那雲來姐救段昌之事說了一

回，道：「怎得那雲來姐救救才好。」烏有道：「我與富家並沒往來，他如何肯？」妻子道：「要求性命，也說不得，我與你同去

求他便了。」夫妻二人哀哀出門，烏有道：「石先生說斷沒有救的，今去見雲來姐，恐亦無救處，到多了這一番事，不如不去也

罷。」妻子道：「萬一有救，也未可和，且又不費什麼，好歹走這一遭。」於是急急同到富家門首。妻子徑到雲來房內，備說其

故。雲來想道：「那石先生道我破他的法，他好生懷恨，今番又去破他，卻不仇恨越深了？」再三不肯。那妻子大哭，跪了拜求。

雲來姐的肚腸，卻是極慈的，見他哭得這般哀切，又求得這般至誠，便一把拽起那妻子，道：「你且說你丈夫八字來看。」妻子說

了八字，雲來把手一輪，便道：「你丈夫果然該死。」妻子道：「可有救麼？」雲來道：「怎麼沒救？」妻子哭道：「只求姐姐救

我丈夫一命。」雲來道：「我救便救，只是不要對石先生說便好。」妻子搖手道：「決不！決不！」雲來畫了一張符，遞與那妻

子，道：「你快回去，買七分鬥紙，時鮮果品，香花燈燭，淨茶七盞，七盞鬥燈，於潔淨處排下，將符燒化了。待四更時分，燒香

跪下，伺候北斗星君朝玉帝而回，雲駕打你頭頂經過，你卻要志誠誦念大聖北斗七元君。」妻子與烏有歡喜拜謝到家，一一全備，

齋戒沐浴，換了新衣。

　　夜至四更，夫妻二人一心朝著北斗而拜。果然人有善念，天必從之，不多時，遙遙望見北斗七星。閃閃爍爍，時晃晃的。如有

白日，碧天如洗，忽然彩雲飛起，果然好光景。有詞為證，詞名《醉蓬萊》：

　　漸看月明下，隴首雲飛，素秋新霽。華闕中天，鎮蔥蔥佳氣。嫩菊黃深，拒霜紅淺，近寶階香砌。玉宇無塵，金莖有露，碧天

如水。　　正值昇平，萬幾多暇，夜色澄鮮，漏聲迢遞。南極星中，有老人呈瑞。此際宸游，鳳輦何處？度管弦聲脆。太液波翻，

披香簾捲，月明風細。

　　只見那彩雲飛處，果然七位真君，金童玉女持著彩幡寶蓋，按著雲頭而下。那烏有跪了，苦求陽壽。那第一位真君道：「你是

辰申生人，係第五位北斗丹元廉真岡星君所管。」那第五位真君道：「你命該盡，因你致誠懇告，增壽一紀。」烏有聽罷大悅，低

頭便拜。忽然一陣香，抬頭看時，冉冉從碧空而上，須臾不見了。自此烏有月月奉齋鬥素，行方便，作好事，壽果七十。這也是後

話不表。

　　次早，夫妻二人同去拜謝雲來。雲來又囑咐他，決不可對石道明說，二人應允而回。烏有道：「雖是雲來姐救我性命，也虧石

先生課算，對我說該死，故我才救救星。若他不與我課算，卻不昨夜鳴乎哀哉了！只是他說我斷斷沒救，卻又不准了。今日去謝

他，看他怎麼說？」妻子道：「去便去，千萬不要說是雲來姐救你的。」烏有應允而去。見了石先生，那石先生呆做一團，道：

「你卻如何得活？是那個救你的？」烏有說：「我夜來並無暴疾，也並沒人救我，卻是北斗星君救的。」石先生道：「你如何得見

星君？星君如何救你？你卻說說看。」烏有道：「我只聞北斗司壽，故我志誠向北而跪，親見星君從空而下，許我增壽一紀。」石

先生道：「這畢竟有人教你的，你可從實說來。」烏有只是低頭不語。石先生想了半日，把手一輪，佯問道：「我曉得了，卻是雲

來這婆娘。」烏有搖手道：「沒相干！沒相干！」石先生道：「我卻未卜先知，手裡輪出是他救你，卻來哄我。」烏有低了頭，只

是不做聲，作謝而去。」石先生原假意把話去探他真情，看他低頭無語光景，卻真是雲來了。心中想道：「這婆娘好生無禮，前番

段昌之事，破了我法，今番又與我作對，畢竟斬除此婦，方消我恨。」呆了半晌，想道：「我有計在此。」

　　從空布下彌天網，任你飛鳴無處投。

　　卻說那石先生怎麼樣計較？只見他閉門三日，不出去賣卦，卻在一間空屋內，鋪下法壇，擺了五個香案，乃是金、木、水、

火、土五行方位，畫符五道，步罡捻訣，披髮仗劍，口內唸唸有詞，道聲：「疾！」只見東南上狂風忽起，雷電大作，那五道符，

從空旋舞，這叫做「梅花陣」。石先生道：「這『梅花陣』乃是九天玄女秘訣，那潑賤如何曉得？這番定死在我手裡了！」

　　卻說雲來姐正在房中睡著，忽聽見東南上狂風忽起，雷電大作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卻古怪，畢竟又是這妖賊來害我性命了！」披

衣急起，開門看天，只見五道白氣，半空旋舞。雲來道：「這是『梅花陣』，是我演成的，他倒要來害我。我只消略顯神通，叫他



再來跪求。」即時捻訣，望著這五道符，口內唸唸有詞，道聲：「疾！」卻也作怪得緊，那五道符竟飛了回去，一個大霹雷，把石

道明正屋打倒一間，兒子驚死在地。道明唬個半死，連忙去救，兒子心頭卻是熱的，只是動不得，脫下衣服來看，只見背上有五道

梅花符，卻像刊刻定的，百般演法，再不能救，死去三日不醒。道明大哭道：「屋倒打碎也罷，只我年已六旬，單生一子，倘救不

醒，卻叫我靠著那個？分明是這潑婦害我！我今又有一計在此，須是這般這般，他卻那裡參透得我的機關！」

　　次日，封了二十兩銀子，四疋緞子，叫一個小使持著，竟去見段媽媽。石先生見了段媽媽，雙膝跪下，遞了禮物，拜了四拜，

道：「有事相求。」媽媽連忙答禮道：「這禮物如何可受？有事見托，自然盡心，但不知所托何事？請說就是。」先生道：「媽媽

若收了禮物，我才說；若不收時，我只跪著不起。」媽媽見了這許多禮物，心下卻也有些動火，便道：「這樣收了，請起來說。」

石先生道：「有個小兒，特求媽媽作伐。」媽媽道：「卻是那家？」先生道：「富員外令愛雲來小姐。」媽媽道：「這小姐生性古

怪得緊，千家萬家來求，只是不肯，一心只要修行成仙去哩！恐怕說也沒用，實難奉命。」石先生又跪下道：「媽媽，沒奈何，救

我一家之命。」媽媽連忙扯起石先生道：「先生只要求親，為何說救一家之命。」先生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卻有至情告訴與媽媽聽。

」媽媽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先生道：「前番為令郎之事，得罪了雲來姐，用法把大石人塞我大門，四方的人，卻把這節事當笑話

說，哄傳道我課卜不靈，自此以後，鬼也沒得上門。今又因烏有之事，得罪雲來姐，用法使雷打碎正屋。這也罷了，只是我年已六

旬，止生一子，卻被雷震，半死在家。俗語說得好：『解鈴須用縛鈴人。』若非雲來姐救，如何得醒？」媽媽道：「這樣說，只消

求他救令郎便是，何必求親？」先生道：「小姐與我作對，只因與我沒甚關切，若結了婚姻，則我的兒子便是他丈夫，至親骨肉，

料不來破我的法了。且他的道術委實高妙，我卻萬萬不如。得他做了媳婦，助我行道，我的生意日興一日，豈不更妙？所以特來相

求。」說畢又跪。媽媽見他求得懇切，應允道：「請起，待我說來。」先生道：「請媽媽就去，我在此等一等。」

　　那媽媽只得三腳兩步，走到富家。卻好富員外立在門首，媽媽把這話說了一遍。富員外道：「我再三勸他嫁人，他總不肯。媽

媽，除非你去勸他，若勸的肯了，我自然應允了。」這正是：

　　得他心肯日，是我運通時。

　　媽媽徑進房內來雲來姐。雲來道：「媽媽來意，我已預先知道，不必再說。我修行念重，誓不嫁人，只因與那石先生做下兩番

對頭，俗語說得好：『冤家宜解不宜結。』若結了親，全了兩家和氣，盡也使得。」媽媽聽說大悅，卻不知石先生求親是用的計，

雲來應允，也是個計。那石先生的計，雲來曉得，雲來的計，石先生卻不曉得。媽媽總不曉得兩邊都是計，回家將雲來的話，一一

覆了石先生。先生大悅，便道：「既蒙許允，則我的兒子便是他丈夫，須求他一個符兒救醒。」媽媽又向雲來求符。雲來即刻畫一

張與他。那先生歡天喜地，走將回去，貼在兒子背上，即時醒了。石先生求親一節，恐雲來日久反悔，即於三日內行聘，並揀下吉

期，就要成親。

　　卻說石先生一心只要害雲來，選個癸亥滅絕日，又是玄武黑道，周堂值婦紅紗殺、往亡殺，白虎入中宮，又是星日馬與昂日雞

交爭，鬥木獬、鬼金羊聚會。許多惡星值日，叫他來時，踏著便死。又有天羅地網，若兜著就死。

　　卻說雲來姐收了禮物，將吉期貼兒一看，把手一輪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這妖賊果來害我！這些機關，難道我不曉得？」悄悄吩咐

段媽媽道：「我進石家之門，須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各樣物件，可一一為我齊備。」媽媽應允了，回復石先生。石先生大悅，

心思道：「這潑賤有些什麼本事，只我這些機關也認不破？如今落在我圈套中，看他走到那裡去！」於是喚集工匠，把那雷打倒的

正屋從新造起來，喚了鼓樂，結了彩轎，大吹大擂，到富家迎接新人。好不熱鬧，有詞為證，詞名《鷓鴣天》：

　　佳氣盈盈透碧空，洞房花燭影搖紅。雲來仙女游蓬島，瑤闕嫦娥降月宮。諸惡退，福星拱，陰陽變化古今同。石公機變真奇

訣，又被仙姑道達通。

　　只見雲來坐轎進門，叫媽媽把芸柏香先燒下一爐。原來芸柏香最能驅邪退惡，那些惡星俱迴避了。下轎之時，媽媽將地下輔了

白布，不踏著黑道：背行入門，不衝往亡；大紅綾一姑方，兜了頭臉，不犯紅紗殺；馬鞍跨過，不惹星日馬。昴日雞，被他將五穀

吃了；鬼金羊，以寸草降之；鬥木獬，以方鬥衝之；夜遊神，用兩瓶酒解之。以此諸般惡星，各各被他解過。拜了香案歸房，卻沒

一些事兒。

　　原來石公只曉得演法，不曉得破法，一些兒不懂。心中想道：「這也作怪得緊，百般演鎮他，他卻動也不動。今日是大殺白虎

直房內，這會兒入房，定被白虎殺死，看他躲那裡去！」雲來早已知道，來到房內，叫媽媽將青銅鏡一面，照著自己，將白帕一

方，往新官人背後一兜，不多時，只見那新官人骨碌碌一交跌倒在地，昏迷不醒了。石公慌忙進房，放聲大哭，雙膝跪下救饒。雲

來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待我救他。」取了一杯淨水，念個咒兒，將淨水一噴，新官人醒了，卻是兩眼釘定，做聲不得，好像軟癱一

般。石公想道：「我用這許多心計，指望害他，反卻被他害了。叫他不要慌，我又有處。」正是：

　　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金殿捉□娥。
　　到了次日，石公將天罡訣法看到深奧處，內有殺法，極是靈驗。雲來是庚戌生的，他到正南方上，用大斧砍一枝帶花的桃枝，

買一隻大雌狗，辦備香花燈燭，書下幾道符，把雲來年月日時寫了，貼在狗身上，步罡作法。雲來在房，早已知道了，連忙叫段媽

媽來，道：「我今番要死也！當初我救你兒子的性命，須你救我。公公在後園作法，此法卻是難解，必須死後三日方可救活。我死

之時，你可接我爹爹來，要他停三日才可入殮。你等我屍首入棺之時，不要與四眼人見，左手拿個木杓，杓柄朝著鬥口，大門上敲

三下，連叫三聲『雲姐』，用左腳踢開大門。可一一依我而行。」吩咐已了。

　　卻說石公在後園作法已完，把狗連打七七四十九桃頭，左手揮劍，右手搦訣，一劍殺死了那狗。這雲來正坐房中，忽然叫聲

苦，仆倒在地。石公見雲來果死了，大喜道：「這番卻除了一害，你如何鬥得我過！」便去買一口棺材，將屍停於中堂。那媽媽見

雲來死了，連忙去請富員外來。員外來大哭一場，那石公恐他又用法兒醒轉，便要即時入殮。員外決然不肯，定要停到三日。將殮

之時，媽媽依計而行，卻去大門上連打三下，連叫三聲，踢開大門。一聲響亮，只見雲來一個翻身，跳將起來：「咦！你倒用計要

害我死，我偏不死呀！卻叫你父子兩死在今夜四更時分。」石公看雲來跳起，呆了半晌，面如土色；又聽他說父子兩個卻要死在今

夜，越發慌了。想著道：「仔的法兒，委實鬥不過，費盡心機，倒討這個禍碎進門，卻怎麼好？不若求他一番，陪上一些不是，仍

先送他回家罷了。」於是雙膝跪下，在雲來面前，父子兩人磕百十個頭，道：「今後再不敢冒犯，只求饒恕。」雲來哈哈的大笑，

道：「好貨兒，思量要我做媳婦！若饒你父子性命，須一一依我才使得。」石公道：「但憑吩咐，敢不依從。」雲來道：你到清淨

（下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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